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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断时代之症,期望来日之美（刘东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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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刘东超     

——读《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》 

   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症候作出诊断是思想者的必要工作和应尽责任。黑格尔就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这一责任，他

说：“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，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

争，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，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

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，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，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。因为世界精神

太忙碌于现实，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，回复到自身。”(黑格尔《哲学史讲演录》开讲辞，三联书店，1956年版)这是

黑格尔对十九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社会的精神症候做出的简明诊断。每当读到此处，我都产生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这

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在表现着相同甚至更为明显、强烈的东西——对于利益和琐屑的过度重视和对于高尚精神

生活的过分忽视。可是，今日中国毕竟远远不同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，这种相似仅是一个小的方面，那么，如

何才能全面系统地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（当然也深刻受制于当代人类整体的精神症候）作出诊断呢？这是一个巨大

的思想工程，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完成。这里，我想借助王光明、胡越二位先生主编的《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》一书

提供的某些思想材料对此测窥一斑。 

   此书是首都师范大学“人文学术论坛”的讲演汇集。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、开拓学生的思想视野，该论坛邀

请了文学、历史、法律、教育、艺术、语言等学科领域较为著名的一些学者来为学生做报告。严格说来，这些报告记

录稿本没有系统的学理一贯性，但由于这些讲演者大都具有较好的学术敏感和较深的社会认知，所以其讲演正好从多

侧面多角度表征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陆离斑驳、五彩缤纷，为我们提供了较好地理解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症

候的文本对象。 

   感知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症状有许多途径和方式，金元浦先生通过我们这个时代对“美丽”的消费揭示出

时代的精神困境和人本身的变迁。他在讲演中指出：“在我们当今的时代，当今的中国，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美的

消费更是不平衡的。这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惑。一方面是悦目的盛宴、辉煌、奢华，极度侈靡，一些人去参加俱乐部

的美容，学学瑜珈，一掷千金乃至万金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国还有多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，还有多少人根本无法谈及

所谓的美。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的贫困群体几乎与‘美丽’无缘。我相信在陈家山煤矿下面历经矿难的矿工们现在

不会谈什么‘美丽’；那么多打工族漂流族，他们对城市和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，但是他们可能根本上就没有获得美

的自主和美的权力。所以，美的权力是不平衡的，因为美的消费是不平等的。”（第360页）在此，他指出我们这个

时代一个直观的矛盾：一方面存在“景象”的繁荣和“美丽”的盛宴，另一方面却是贫乏者对此的无力享用。应该

说，他表达的前一方面的确深刻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状之一——近乎狂欢式的、无休止的过度“景象”生

产、消费和浪费。他表达的后一方面则揭示出对此繁华“景象”的享受不公——富有者的疯狂自悦和贫穷者的无暇一

顾。这二者的确构成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悖论之一。但是，历史地看，这一悖论仅是偶然矛盾而非必然冲突，

仅是表面矛盾而非深层冲突。也就是说，“景象”的繁盛并不必然意味着享受的不公，前者是一个人类文明前进必然

导致的结果，后者则是这个时段社会体制不完善（从某种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）造成的。二者在我们这个

时代的相遇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，或说，在历史逻辑的视角上，二者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。 

真正来自历史必然性并构成时代精神症候的问题的在于：这种“景象”的繁盛释放出了基于人类心理和生理构造的巨

大感性欲望和感性内容。这本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提高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内容。但是，这种感性内容的繁荣毕竟还处

于人类文明的较低阶段，毕竟包含低俗、野蛮、丑恶甚至属于兽性层面的东西，人类必须向更高的理性层次前进，使

自己的精神在理性层面获得更为高尚、纯洁的满足。这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“景象”贫乏（以及物质贫乏）的超越和

否定，但它肯定还会被下阶段所超越和否定。而这种否定一个方面继承其某些内涵和成果，另一方面还要较大地纠正

其过度和偏颇。坦率地说，我认为金先生这里讲的巨大的“景象”繁盛和“美丽”过度就将在较大程度上被超克，在



新的阶段上，这种繁盛的景象仍将适度地保留，但它的呈现将更加理性、高雅和洁美。 

   在讲完上引语句不远的下文中，黑格尔充满激情地说：“让我们共同业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。在这

时代里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，得到自觉，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，在那里人的性灵

将超脱日常的兴趣，而虚心接受那真的、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，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。”

(黑格尔《哲学史讲演录》开讲辞)从后来的史实和今天的逻辑来看，他期望的那个时代还远远没有出现，不仅对于当

年的德意志社会是这样，即使对于今日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这样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金先生针对当代精神症状开出

的思想方药——“那么，就请留给审美一块休耕地吧，不要把所有的自然都祸害殆尽吧，留给天地一点，留给后人一

点！”（第361页）虽然有些文学式的煽情，但我们完全可以解读出它指向下个文明阶段的意义。我们也可以设想，

人类期望的更高的精神时代终将曲折地、艰难地出现，也许那将甚为久远，但我们不可丧失信心，因为这是思想的力

量穿透时空的结论。也可以说，我们针对这个时代症候开出的思想之方只能寄托在时间之维之上，但正因为这一方子

包含的逻辑性和科学性，新的更为美善的时代终将到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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